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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夏夜

占据了整个第十二层的社长室和秘书室，和楼下的那些编辑部、广告部、

销售部、业务部不同，是一个空气清新、安静神秘的空间，洋溢着一种令人

难以接近的威严。

走廊地板铺着灰黑色和棕色的格子形图案。一侧墙壁上贴满了《东西新

闻报》的头版，报导着自明治时代以来的历史性大事件。

这些新闻从西南战争开始，依次为日清、日俄两战争、关东大地震、无

条件投降、东京奥林匹克、人类首次登月、美元危机、田中前首相被捕、苏

联解体、阪神淡路大地震、奥姆真理教，最后以缓缓倒塌的纽约世贸中心大

厦的报道结束。

另一侧为展览橱窗，它分类展示着东西新闻社的概况。

由这些概况可知，东西新闻社每天使用的报纸约 吨。把它换算成为

直径一米，重 公斤的纸卷的话，为一千八百多卷。印刷时使用的油墨达

到了 吨。

在概况介绍之后，展示着以新闻协会大奖为首的琳琅满目的奖牌和奖杯。

东西新闻社人事厚生局的武藤诚一直接进入了秘书室。

在玻璃墙隔成的秘书室中，摆放着各种赏叶植物，宽敞舒适，今天也有

十几个秘书忙碌地制定着常务理事以上领导的日程，以及安排婚丧嫁娶等事

宜。

饭岛秘书长正在最里面的办公桌前等着武藤。

他和武藤是同年进入这家报社的。有着典型的北国出生者的形像，容貌



第 2 页

端正，肤色白晰，身上散发着一种虚无主义的气息。饭岛用他那雕刻家般的

手示意武藤在办公桌旁的沙发上坐下。

“就我的观察，社长并没有太生气。反而有点感兴趣的样子。”

饭岛面对武藤坐下，凑过头小声地说。

“我们也没有做违背社长意愿的事儿。”

饭岛点着烟，随着吐出的烟雾叹息了一声。

“不管怎么说，只要实事求是地对杉野社长说清楚就行了。像你刚才那样

无所谓的口气，是社长第二讨厌的态度。顺便再提醒 嗦你一下，不要啰里啰

地解释。那是社长第一讨厌的态度。该认错的时候就老老实实地认错。现在

社长的心情好像不太坏，就看你做得怎么样了，有道是伴君如伴虎。”

“⋯⋯知道了，就这些吗？”

“就这些。”

武藤站起来了。

“武藤”

“嗯？”

“真有你的”

“什么？”

“虽说不是你做的，是故意不做的吧。我倒认为没有错。”

武藤轻轻地点点头，推开了通向报社高层管理者办公室的门。

在宽敞的走廊尽头，是东西新闻社总社长杉野俊一的办公室。

经过走廊两侧各高层管理者的办公室，武藤敲响了社长室那特别厚重的

大门。

几秒钟后，办公室的门很安静地打开了。

一瞬间，杉野社长洪亮的骂声传进了武藤的耳中。

不过那不是冲着武藤的。

宽敞舒适的社长室。在靠里的办公桌前，杉野社长背对着门，正冲着电

话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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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开门的岸边广告局长耸耸肩，在武藤的耳边小声地说：

“直到刚才，还说得很和气，渐渐就激动起来，成了这样。你猜电话那边

是谁？”

武藤摇摇头。

“秀峰出版社的乾社长。”

武藤叹了口气。

“今后一段时间，咱们报社和秀峰之间大概会冲突不断。我看他们出版社

的书籍、杂志的广告也不用惦记了。这些都是因为你。”

广告局长用这种半是嘲讽的口气说完之后，在屋子中间的沙发上坐下了。

杉野用很难想像是出自一家全国知名大报社社长之口的十分粗俗的话语

骂完之后，像摔东西一样地放下了话筒。

他活动活动肩膀，大大地吐了一口气后，用鹰一般锐利的眼睛注视着仍

旧站在门边的武藤。

接着杉野命令道：

“坐下”

在沙发前的桌子上放着《秀峰周刊》的宣传样稿。它原计划刊登在明天

东西新闻报早刊的社会版上。

在罗列的标题中，有一行中体字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眼帘：

“聘任诱拐犯之女为记者，东西新闻社的‘公正和良知’”。

“秀峰和咱们报社作对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也是他们的眼中钉。从报社高

层的权力斗争到记者的桃色丑闻，甚至连职工食堂的饭菜，他们都要写文章

攻击。不过，这次有点太过分了。”

杉野气愤地把《秀峰周刊》的宣传校样扔到了桌上。

武藤默默地拿起广告校样迅速读起来。

等他读完，杉野说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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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事关人权，他们做了一些处理，把被录用者的名字换成假名，并以

正面的形式作的报导，但从整体上看，尽是瞎编滥造，没有深入挖掘。不过

这些都无所谓。我想问你的是，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不是真的？”

武藤目光看着广告校样，回答道：

“是真的。”

“你怎么能确定是真的？”

“因为有侦探所的调察报告。”

“侦探所？咱们报社现在还在用侦探所？”

“这是从前任人事厚生局长那儿继承来的，据说是很早以前遗留下来的作

法。”

“都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上一任局长本来打算废除，可是不巧又赶上了奥姆真理教事件⋯⋯”

“明白了。不过从明年开始不要再搞这个了。这涉及到人权问题，如果东

西新闻社在招聘职员时使用侦探所这事被曝光的话，那才是真的丑闻呢。”

“是，我知道了。”

“还有，你接受了《秀峰周刊》的采访吧？文章中出现的招聘负责人是你

吧？”

“是”。

“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告诉我？要是那时告诉我的话，这样的文章我很简单

地就能封锁的。”

“他们是通过电话采访的，而且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写这种揭人隐私的

文章⋯⋯，，

“混蛋！”

伴君如伴虎。

“你当了多少年记者了？难道没有想到他们会把那些在报纸上绝对不该发

表的事情，轻而易举地就发表出来吗？”



第 5 页

“还有，你提交的最终面试者的个人资料中，有关这事的记载一点都没

有。你为什么要向进行最终面试的报社高层管理者隐瞒这个情况呢？”

“因为我认为咱们聘用的是她本人，至于她父亲是谁没有什么关系。”

“你是认为东西新闻社的高层在知道那个人的父亲是诱拐犯后，就会拒绝

聘用她当记者吧？”

“我没有那种意思⋯⋯”

武藤一时欲言又止，接着又下定决心似的，抬起了眼睛。

“实际上还有一个理由。”

“什么？”

“我直说了吧，二十年前，我在横须贺分局。”

杉野的脸上瞬间出现了惊讶的神色。

“是嘛？那么当年的诱拐案件是你采访的了？”

“我还采访了犯人的家。而且亲眼看见了当时还只有两岁的那个小女孩

儿。她被记者、照相机重重包围着，大概是受了惊吓吧，在一个可能是亲戚

的女人怀里不停哭着。二十年后那个孩子来报考东西新闻社，而且层层过关，

一直杀到最后的面试。我感到多少有点缘分。而且这是事实。特别是咱们报

社，如果没有什么大的失败的话，在最后的面试中被刷掉的人几乎没有。最

后的面试可以说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事情搞得很复

杂。当然这些情况那个女孩儿完全不知道。”

杉野取出桌子上放着的烟，广告局长给他点上火后，他深深地吸了一下，

长长地喷出一口烟来。

“刚才那些话就算我没问过。那么，这个颇有争议的被录用者的名字叫什

么？”

“朝仓比吕子。”

杉野皱起了眉头，锐利的目光向远方望去。

“是那个女孩吧？两个在笔试中写出了汉字的‘矍铄’一词的人中的一

个，我印象挺深的。她是一桥大学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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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专业是社会心理学，擅长英语和中文。在新闻写作的笔试中也名

列前茅，在所有参加考试的四千六百人中，她和另一个人并列第一。而且由

于那个人已经被财政部抢走了，她实际上是单独的第一，遥遥领先于其他人。

她进报社后希望分配到国际部工作。她被经营餐饮店的一对夫妇收养，这对

夫妇在荻洼开了家烧鸡店。”

武藤把准备好的朝仓比吕子的简历原件递了过去。

杉野接过后，盯着它看了起来。

每年在最终选考阶段，杉野都会面试一百多个学生，但这不过是他繁忙

日程中的一件事而已。

“我想起来了。不过这张相片可照得不怎么样，那个女孩儿长得更好一

些。

说完杉野把简历扔还给了武藤。

“不管怎么样，还是来考虑该怎么善后吧。先让岸边向所有刊登《秀峰周

刊》宣传广告的报社联系，请求他们不要刊登它的标题部分。大概会有多少

家报社呢？”

“他们在朝日、每日、读卖、日经、产经、东京，还有各种地方报上大概

都会做宣传广告。”

“这件事严重地侵犯了人权。所以即便是咱们的竞争对手也应该会帮忙

的。”

“还有电车、地铁内的悬挂广告，该怎么办呢？”

杉野深深地吐了一口烟气。

“是啊，还有这个。当然这也得请他们帮忙。不管怎么说，这个标题尽量

不要让读者看到，要把能想得到的所有的办法都使出来。”

“明白了。我马上去办。”

岸边站起来，走出了社长室。

“不能运用法律手段，真遗憾。”

杉野自言自语地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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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能向新闻管理部门申请禁止他们出版，而且这件事情搞得越大对朝

仓的伤害也越就大。她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还没有和她联系过，说不好，不过如果秀峰的记者没有和她接触过的

话，应该还不知道。”

“不管怎么说，她迟早都会知道的。你赶紧去对朝仓说明情况。再怎么

说，她都是一个处于敏感年龄阶段的女孩儿。你可不能让她说出要放弃录用

之类的话来。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参加四月份的新职员就职仪式，这是你
”

的任务。一定要拿出诚意去办这件事。还有侦探所那边

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杉野咂咂 嘴，迅速地转过身来到办公桌前，拿起了电话。“我现在很忙。

如果不急的话⋯⋯什么？ 明白了，给转过来。”

杉野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

“我是杉野。⋯⋯是是，很报歉最近没跟您联系。⋯⋯是⋯⋯是的⋯⋯什

么？⋯⋯但是，那是因为⋯⋯是⋯⋯是⋯⋯明白了。我一定那样安排⋯⋯不

不⋯⋯那好，一定一定⋯⋯再见。”

放下电话后，杉野把身子重重地倒向宽大的椅背，两手交叉着放在了头

后。

他闭着眼睛考虑着什么。

然后他睁开眼睛，说道：

“叶山的。”

这是报社内部的人对报社董事长中条贵子的称呼，因为她住在叶山，这

多少有点揶揄的意味，有时也称作叶山殿下。她是东西新闻社的中兴之祖的

孙女，持有东西新闻社已发行股票的 。据说她虽然年近八十，但仍然不

时给报社的高层经营者打电话，给他们出难题。

“董事长有什么事儿吗？”

武藤小心地问道。

“就是这件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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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

“朝仓这事。”

“她的信息可真灵通。”

武藤说道，或许因为有点吃惊，他的声音稍微大了点儿。

“恐怕是那些想凭借她股票势力的人告诉她的吧。是谁干的我大体上能猜

到。不过这些先不管它，董事长对这件事情可是非常地关心。”

“董事长说什么了？”

“到底是东西新闻社啊，连重罪犯的女儿也没有任何偏见地就聘用了。所

谓社会的中流砥柱就是这样的吧，她非常地高兴。到此为止还没什么问题

说道这儿，杉野的语气变得很无力。

“接着董事长又说，像东西新闻社这样的知名报社不应该聘用诱拐犯的女

儿。”

“⋯⋯这好像有点矛盾。”

沉默几秒钟后，杉野说道：

“唉，这事得由我来处理。像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有一次，她说看到咱

们报纸上登的梅子干的广告后，买了点一尝，很不合口味，就叫咱们以后不

要再登它的广告了。”

“那事我听说过。”

“这次的事咱们争取在报社内解决。不管怎么说，你尽快去见见朝仓，向

她说明一下情况并道歉。还有侦探所那边也去一趟。特别要注意确认一下这

件事是不是从他们那儿泄露的。”

武藤站起来行了一礼后，走出了社长室。

武藤和人事部长邹访纯一一起从地铁丸之内线的荻洼站下车时，是在当

天下午的前半段。

他们和熙熙攘攘的人流一起顺着台阶来到路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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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夏的阳光中，路上行人穿着的明朗、淡色调的服装刺激了他的视网

膜，邹访不由自主地咪起了眼睛。

他们两人拿着在报社复印的地图，向比吕子的伯父、朝仓胜雄的烤鸡店

走去。

比吕子的简历上写的家庭住址是这个店附近的公寓。邹访上午打电话通

知有关录用的事宜时，朝仓说下午他在烤鸡店里，如果在店里见面也可以的

话，就请到那里去。

邹访回答说在哪都行，顺便问了一下地址和走法，并说下午将和武藤局

长一起前去拜访。

“是不是有什么对比吕子不利的消息？”

在挂电话前，朝仓胜雄问到。一种茫然的不安通过电话线传递给了邹访。

“不，没有。聘用比吕子之事，我们没有丝毫的动摇。不过我们这边有点

事儿⋯⋯”说道这儿，邹访和站在旁边的武藤交换了一下目光。武藤轻轻地

点了点头，邹访接着说道“因为我们的不注意，泄露了比吕子的隐私，给她

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们想去府上说明一下情况并道歉。”

“啊，是吗。”

冷淡的回答，仿佛喜忧参半似的。

“比吕子现在不在家吗？”

“对，可以用手机叫她回来。不过，我想今天你们先对我说一下情况，然

后我和妻子再慢慢地对她说，你们看怎么样？”

“那太好了，如果您肯这样做，真是太感谢了。那么今天下午，我们就先

去拜访您。当然将来我们也会找机会直接向比吕子道歉的。那么今天下午

见。”

邹访说完放下电话后，对武藤说：

“看样子是个可靠的人。”

“麻烦了。”

“从电话中的感觉来看，大概会很好地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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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是说给你添麻烦了。”

一瞬，邹访不知该说什么。

“哪儿的话。这也是人事部长的工作嘛。不是我多嘴，大家都认为局长的

作法没有错儿，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穿过车站前的商店街，名为“鸟朝”的这个小店安静地矗立在住宅街深

处的一角。两间房大小的木制两层小楼，如果不是门口挂着醒目的红灯笼的

话，很容易错过。

“看上去挺不错的店。”

“不是说的，这个烤鸡店，看上去倒挺高级的。”

“嗯，没准儿挺贵的。”

“让人感觉就像是过去那些住在荻洼的文化人经常光顾的店似的。”

“没准井伏鳟二之流的也是它的顾客呢。”

“不会吧。”

这时，小店的门轻轻一响，打开了，从里面出来一位手提水桶和舀勺的

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长得小巧玲珑，皮肤白晰，身体微胖，围着围裙。

她开始向店前洒水，从她娴熟的动作来看，马上可以明白这项工作她已经干

了很长时间了。

没多久，她注意到了站在不远处静静地向这边观望的武藤和邹访，她咪

起了眼睛，嘴角泛起微笑，向他们俩轻轻地点了点头。

“你们是东西新闻社的吧？我从我丈夫那儿听说了。”

说着，她解开了系在头上的手巾。

“我是比吕子的母亲幸枝，这次比吕子多亏你们照顾。”

“不是我们的照顾，比吕子能够合格全是靠她自己的实力。啊，忘了介绍

了，我是人事部长邹访，这是人事厚生局长武藤。”

“我是武藤，祝贺比吕子得到录用。”

“哟，你们都是这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呀⋯⋯”



第 11 页

一瞬幸枝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困惑的表情。但是她马上又恢复了亲切的笑

容，“这儿太热了，站着说话也不方便，请，请到屋里去。”说着，她把两人

领进了屋。

掀开帘草编的门帘，走进一间纵深很长的屋子，在柜台后的工作台上，

两个年轻人忙碌地准备着当天的料理，一个往竹签上穿肉，另一个正在切鸡

肉。

武藤和邹访被带到了二层的雅座。

二层的雅座上有一个男人的背影。他正坐在木纹优美的座位上，一边搔

着花白的头发，一边思索着什么。幸枝从背后叫了一声，那个男人回过头来，

目光和善，和印象里的中年人形象正相符合。

“啊，你们好，我正在想下个月的菜谱呢，这一想起来，周围的什么事儿

都瞅不见了。”

他一边笑着，一边整理着摆放在桌子上的笔记本和写了一半菜谱的宣纸，

然后把武藤和邹访让到了上座。

“每个月都换菜谱吗？”

在交换名片时武藤问到。

“是的，虽说我们是以烤鸡、鸡肉料理为主的店，不过只是这些的话，很

难让人感受到季节变化。幸好楼下的年青人和我都会做鱼，所以我们的套餐

里，还适当在鸡肉料理中加上了各种应季的鱼和蔬菜。”

“原来是这样。”

“不过鱼的进货量很难掌握。进的少，卖完没货了，顾客会不高兴，多

了，连续几天又不得不做相同的鱼。像有的鱼那样，可以生吃、烤、红烧的

还好办，可是像现在这种时候，只有望潮鱼，要是进多了的话，就得天天吃

红烧鱼了，真叫人作难。”

他爽朗地笑了起来，大家初次见面的尴尬就在他的笑声中冰消雪融。

手艺上乘，接人待客也很擅长，他的店一定很兴隆。

这时幸枝捧着放啤酒的托盘走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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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武藤和邹访是在工作时间，而且马上还有很重要的话要说，所以他

们坚决推辞，但是又实在是拗不过胜雄和幸枝的强劝，不得已勉强喝了一口。

“你们想说的事，是比吕子父亲的事吧？”

胜雄把喝了一半的啤酒杯放在桌子上，犹豫了片刻，问道。

武藤他们正在考虑该怎么说，没想到先被胜雄说出来了，两人互相望了

望对方。

武藤看着胜雄的眼睛，点了点头。

“正是这样，但是请不要误解。不管比吕子的父亲是什么人，对这次的录

用没有任何影响。这点在今天早晨邹访打给您的电话中就已经说过了。”

“是的，我听说了。所以我才能比较冷静地接待你们两位，那么为什么

稍微停顿了片刻，邹访反问：

“你知道《秀峰周刊》吗？”

“什么？《秀峰周刊》？名字还是知道的。它在你们的东西新闻报上也经常

登广告，不是吗？”

“《秀峰周刊》这一期上有一篇关于比吕子的文章，当然没有写出比吕子

的真名。”

邹访从带来的报社信封中取出了《秀峰周刊》的广告，递给了胜雄，幸

枝也在一旁看着。

武藤和邹访屏住呼吸，观察着两人阅读时的表情。胜雄的眉头紧紧地皱

在了一起，幸枝两手掩着口鼻，飞快地浏览着。

在胜雄把广告放到桌上的同时，武藤和邹访低下了头。

“本来我们应该保密，可是没有想到却以这种形式泄露了被录用者的隐

私，我们真不知道该如何道歉才好。”

听了武藤的话，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的胜雄抬起头来，说道：

“比吕子在文章中虽然是匿名，可是知道的人一看还不立刻就猜出是谁了

吗？你们报社今年聘用了多少女学生为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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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报社是五十三人，如果除去大阪分社的十九人的话，东京这边是三

十四人。”

邹访回答道。

“那样的话，不是很容易就猜出来吗？”

“我们会尽全力防止事态发展到那种程度的。”

“你们为什么让杂志刊登这样的文章？以东西新闻社的实力，难道这样的

文章都不能阻止发表吗？”

幸枝用稍带着愤怒的口气问道。

“是的，夫人，请理解。作为报社来讲，我们是要维护言论自由的，其他

的新闻媒体发表什么样的文章，我们是没办法阻止的。”

邹访赶快解释道。

“因此即使伤害到别人，也是这样吗？真滑稽。我不能原谅。”

“唉，等一下，幸枝，你埋怨错了对像。是《秀峰周刊》做得不对，这两

个人只是因为泄露了消息，来道歉的。”

“我知道，可是，比吕子太可怜了。”

幸枝用两手揉着眉梢说。

胜雄叹口气，继续说：

“我们夫妻没有孩子，准确地说是不能生孩子，是我的问题。所以二十年

前，那件事发生后，我们就收养了比吕子。她的父亲以那种形式死去，她的

母亲，就是我的妹妹，本来身体就很弱，自那件事后，就卧床不起，当年就

死了。之后比吕子就成了我们的养女。”

“已经过了二十年了。”

幸枝的眼睛看着远处。

“这孩子从小就很聪明，在学校的成绩总是第一、第二名。虽然她身子里

没有我的血，但是我非常为她骄傲，我们家代代都是人才辈出。”

胜雄无力地笑了笑：

“扯得有点远了。武藤先生、邹访先生，我想说的是，请你们一定要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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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比吕子。考大学的时候，她每天晚上都学习到很晚，我听她说正在犹豫是

报考东京大学好呢，还是报考一桥大学好时，还在想她是在开玩笑吧，可是

她很顺利地就考上了一桥大学。就是成为大学生之后，我们也没要求什么，

她就主动到店里来帮忙。这年头，像这样孝顺的女孩儿哪里找？”

胜雄说到这儿，喝了一口啤酒，显得有点兴奋，继续说道：

“我什么都跟你们说了吧。比吕子上初中的时候，我对她讲了她父亲的

事。幸枝不同意讲，可是我看到比吕子好像已经察觉到了点什么似的，觉得

还是对她讲讲事情的真相更好。我没有学问，在大报社的干部面前说这话，

好像有点不合适。不过我认为人就是在上天赋予的条件中生存的，比吕子就

应该好好地接受这个条件。当然她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她对我们夫妻这

么说，不管怎样，我的父母是你们。”

一时间，大家陷入了沉默。刀切在案板上的有节奏的声音，从楼下的厨

房传了上来。

“对不起，⋯⋯白天这样醉洒，太不应该。”

“你呀，总是这样。”

“你不也一样，刚才你还瞪着眼睛，好像要把他们俩吃了似的。”

邹访笑了，插入到两人的争论中：

“作父母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们也决不会辜负你们。现在咱们该做的

是，怎样才能不伤害比吕子而把这件事告诉她。”

“是的，今天比吕子回来后，我马上对她说。总比她先从别的地方知道这

事要好。”

“真难啊。，，

“没有办法。”

“真的是个难题，拜托你们了。”

武藤说着，他们俩人低下了头。

“最近这几天，我会让比吕子给你打电话。”

“那太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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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藤先生，我还有一件事想问问。”

“什么？”

“比吕子父亲的事情，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即使是大报社，也不应该知道

这事吧。”

武藤用力地抿了一下嘴唇。

马上，他好像下定决心似的，讲道：

“从侦探所得知的。”

胜雄好像早已预料到了似的，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还一直以为报社是个比较干净的地方呢，老实说，我有点意外。”

“这是因为奥姆真教事件的缘故才保留下的作法。因为有人认为，从组织

防御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必要的恶，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很有说服力的。”

“原来如此，那么说，这个消息是从侦探所泄露的了？”

“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实际上，待会儿我们就要去那个侦探所。一是告

诉他们合同到今年为止，明年就不再继续了。另一个，也是打算问问这件

事。”

“我现在才注意到一件事，”幸枝说：

“东西新闻社是在知道比吕子父亲的事情之后，仍然决定聘用她的。”

“关于这事，还有一个小插曲，实际上⋯⋯”

“邹访，不要说了。”

武藤打断了邹访的话，面向胜雄夫妇说道：

“对不起，我们不能对你们说选拔过程，因为这涉及到报社内部的一些事

情。我能说的只是，比吕子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在竞争率超过一百倍的考试

中脱颖而出，得到录用的，这是事实。”

夫妇俩互相看了看，表情放松了。

“真对不起，差点把局长的那点往事说了出来。”

走出朝仓夫妇的视线范围后，邹访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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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关系。我只是讨厌把这种事作为趣谈来讲而已。”

“但愿什么事也不要发生，比吕子平平安安地来参加新职员入社仪式。”

“可不能太乐观。听了刚才朝仓夫妇的话，我觉得比吕子有点儿认死理。”

“是，我也那么觉得。”

“这种类型的人，要是认准什么事，有可能得出很荒谬的结论。”

“是啊，但愿那对夫妇能帮忙，我觉得他们很可靠。”

“嗯，确实是。真是好人，对比吕子比对自己的亲生子女考虑得还周到，

这可不容易做到。”

他们俩人在车站附近拦了辆出租车，向侦探所方向驶去。

这天韦秀和像平时一样，在职工食堂要了碗放了个生鸡蛋的荞麦面，吃

完回到编辑资料室时正是午休前片刻。

在走廊中碰到同事时，听他们小声聊到武藤人事厚生局长被叫到了社长

室，《秀峰周刊》又写了篇关于东西新闻社的什么文章。不过韦秀和听到的仅

是些只言片语，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点也抓不着头绪。

虽然韦秀和与差不多所有的职员都面熟，不过他却没有向任何人打听，

而谁也不主动过来和他说话。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两年左右了。

编辑资料室的人算上韦秀和总共有三人。

而正式职员只有他自己。

剩下两人是外聘的二十多岁的女性，负责把其他部门送来的人员、组织

以及事件的资料输入电脑中，每天下班时她们俩都一起准时地离开报社。

本来编辑局次长也兼任这个室的室长，可是自从韦秀和成为这个屋子的

主人后，他一次也没有踏进过这里。

以前这里很宽敞，摆满了书架，气氛有点像图书馆。韦秀和过去也经常

到这里来查阅资料。

但是受到信息技术革新的冲击，现在这里只有中央电脑和三个职员，此

外就是六个摆放着终端电脑的小格子，冷清枯燥，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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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记者到这里来查阅资料。他们可以从自己办公桌上的终端电脑

直接联结这里的中央电脑，进行查阅。不来这里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事。

不过韦秀和觉得可能不是那样。

可能有很多人不想和他见面。

韦秀和刚进到屋子里，外聘的两人说了句要去食堂吃饭就出去了。

韦秀和开始了他每天午饭后的必修功课，在办公桌的一边摆开折叠式的

棋盘，研究起江户时代后期的围棋来了。

这是一局被称作“耳赤之局”的古棋，它是幻庵 井上因硕和其后被称

作棋圣的十八岁的桑原秀策下的。幻庵 并上因硕曾受到本因坊家的顽强抵

抗，使就任名人棋所的企图没有得逞。

棋书上说，在他们对局时，不懂围棋的医生发现幻庵的耳朵变红了，就

猜出棋局的形式对幻庵很不利，因此这局棋就以此为名。

韦秀和看着棋谱上棋子的编号，交替地把黑子和白子摆在棋盘上。

黑一、三、五按照秀策的思路走下去，在右下角出现了大斜定式，其中

暗藏着复杂玄奥的变化，黑白逐渐分化成求厚重和捞实利的格局。

这时好像幻庵的白子已经占有优势。

棋书上虽然附有参考图来说明，但是不太容易看得懂。

能把棋谱留传于后世的天才们的思维，不是他这个业余二段棋手能够明

白的。钻研古棋虽说多少能提高棋艺，但最终还是消磨时间而已。

但是韦秀和没有别的事儿。

“耳赤之局，独自在这儿钻研古棋，你的爱好可真与众不同啊。”

突然背后有人说话，韦秀和吃惊地回过头去。

之后，他又一次地吃惊起来，瞪大了眼睛。

杉野社长一边笑着说，一边顺手反锁上了门。

“你可真行，我只不过摆到中盘而已。”

这么说着，韦秀和站了起来，心中不禁又想这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事。

杉野社长在围棋杂志社策划的比赛中，被让三子后，曾经多次战胜顶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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